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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中的新日本
去京都旅行時，

我特意帶上川端康成
的小說《古都》。如
果單看書中九個章節
的標題，你會以為這
是一本旅遊書，而不
是小說。正如諾貝爾
文學獎評委所說：在
《古都》中 「城市本

身才是真正的主角。」 以前去京都時，我
是用建築師的眼睛去看城市。這一次，我
借來日本文學家的眼鏡，試從不同的角度
看一看京都。

建築是人類創造的空間。川端也說：
「要是沒有人類，也就不會有京都這座城
市。」 所以，有什麼樣的人，才會有什麼
樣的建築空間。《古都》講的是京都少女
千重子受到身世困擾和遇到孿生妹妹的故
事。一些文學評論說，川端的小說表現了
孤獨美、古都美和傳統文化之美。但我看
到的《古都》是一個關於丟失身份、雙重
身份，以及尋找身份的故事。有趣的是，
困擾千重子的問題也是我在研究中國現代
建築時常會遇到的問題。

雖然小說名為《古都》，但故事發生
在現代的日本。川端的小說寫於六十年代
初，此時日本的經濟發展已超過二戰前的
水平。帶領日本戰後經濟復興的是明治時
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然而，戰後的這次全
盤西化與十九世紀 「明治維新」 的情況是
不同的，主導者不再是日本的天皇，而是
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因此，這一輪的全
盤西化實際上是 「全盤美（國）化」 ，對
傳統文化的衝擊遠遠大於日本過去所有的
西化運動。川端的小說即是對這個時代的
回應。它折射出日本人在這個大轉變時代
的複雜心境。

當傳統文化的老屋面對着全盤西化的
推土機，而日本在經濟復興後亟須重建文
化身份的時候，川端讓人們重新發現了日
本傳統文化的價值。他的小說既有對老日
本的懷念，也是對新日本的呼喚。正如諾
貝爾獎評委指出的：川端 「在戰後兇猛的
美國化浪濤中，溫柔地提醒我們：為了新
日本，有必要保存老日本的某些美和民族
個性。」

當文學家為了保存和發揚傳統文化而
奮力筆耕的時候，日本的建築師在做什
麼？或者說，京都有沒有一座現代建築可
以與川端對話？

川端說： 「在京都，論山就得說叡
山。」 正是在叡山山麓，我找到了一座可
以與《古都》對話的建築──京都國際會
館。它建於一九六六年，由日本建築師大
谷幸夫設計。它的傾斜外牆讓我想到王澍

設計的寧波博物館（二○○八年）。假如
普立茲克建築獎在六十年代已成立，那麼
大谷可能會在獲獎名單上。假如京都國際
會館建於二○○八年，那麼大谷將是王澍
的一個有力的競爭者。

京都國際會館雖然是現代的鋼筋混凝
土結構，卻表現出日本傳統建築的神態。
梯形正反組合的造型令人聯想到日本的古
神社和古民居。同時，長長的、帶有一排
六角窗的側壁像是科幻影片中的太空飛船
的船舷，帶有未來主義的意象。粗獷的、
岩石般的牆體與自然環境渾然天成，錯落
起伏的建築輪廓與叡山遙相呼應。按大谷
的話講，這是建築與自然環境在 「對
話」 。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是一座西式
的、功能主義的現代建築，但同時讓人一
眼就可辨認出它的日本文化身份。大谷並
沒有抄用大屋頂、瓦爿牆之類的傳統符
號，而是在現代建築的設計原則下，巧妙
地在現代空間結構中注入了日本文化的精
神，從而把現代與傳統、未來與歷史、自
然與建築，合成一個共生的有機體。如果
將京都國際會館與寧波博物館進行比較，
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兩者在形式上有相似
之處，但在思想和設計手法上是很不同
的。

大谷的建築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作品，
探索日本現代建築新方向的不是僅有大谷
一個人，而是有一個叫作 「代謝主義」 的
群體。它的帶頭人即是大谷的老師丹下健
三。這個群體還包括了磯崎新、槇文彥、
菊竹清訓、黑川紀章等一批中青年建築
師。他們認為，建築和城市應通過新陳代
謝，成為不斷生長的有機體。

在建築藝術上，他們對西方現代主義
建築進行了反思和批判。為了表現日本文
化的獨特性，他們提倡給現代建築注入日
本的空間元素。為此，他們回到傳統文化
中尋找靈感。他們的作品為現代日本樹立
了新形象，提高了日本建築在國際上的可

見度和認受性。然而，由於七十年代的能
源危機，這艘駛向未來的代謝主義飛船停
在了七十年代。

川端的小說與大谷的建築幾乎是同時
間出現的：一九六二年川端的《古都》出
版，一九六三年大谷的設計方案中選，一
九六六年京都國際會館建成，一九六八年
川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除了在創作時間
上同步，他們在藝術理念上也有共鳴。在
諾貝爾文學獎的典禮上，評委會的代表、
詩人奧斯特苓（Anders Österling）在致辭
中說：川端 「誠然受到現代西方的寫實主
義的影響，但同時，他更忠實地保留了日
本古典文學的根基，並明顯地表現出一種
珍惜和維護民族傳統風格的傾向。」 如果
用這段話來評述大谷和他的建築，那也適
合。

川端和大谷的一個共同點是：雖然在
作品中都有傳統的元素，但他們的目的不
是回到過去，不是恢復傳統，而是經過消
化和吸收傳統，採用現代的手法，創造出
新的、具有日本特色的現代文化。

不同的是，大谷的建築是開朗的、剛
陽的、充滿了自信和樂觀，而沒有川端小
說中那種含蓄的、陰柔的、瀰漫着自憐的
傷感。川端與大谷的年齡相差二十五歲，
屬於兩代人。川端發表《古都》時是六十
三歲，大谷設計國際會館時是三十九歲，
他們處於不同的人生階段。因此，他們在
看待日本的過去和未來時會有不同的角
度，並創作出不同的藝術形象。但殊途同
歸，他們都找到了那個融合了現代與傳統
文化的 「新日本」 。

川端的小說使我對日本建築有了更深
的理解。在《古都》中有許多對京都建築
的描寫。不過，在川端寫成小說的時候，
京都國際會館的設計方案尚未揭曉。倘若
他在看到大谷的 「新日本」 建築之後才寫
《古都》，那麼他的筆調會不會少一點傷
感？小說的結尾會不會是一個有陽光的溫
暖的日子？

台灣地區
放寬防疫限
制，恢復港澳
人士到台灣自
由行。近十
年，台灣大力
發展文化創意

產業，自《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法》訂立之後，衍生了文創產業
園。得益於台灣科技產業的大力
支持，文創產業迅速發展。台灣
的政策是以培養人才為本，發展
出具特色的文創產業。

文化是台灣旅遊的一個重
點。除了台北故宮博物院和台灣
博物館之外，台北市還有各式各
樣的藝術空間和展覽空間。其中
一個較為突出的是台北市立美術
館。它的空間大，可舉行不同形
式的藝術展覽。比如，近期舉辦
的展覽 「狂八○：跨領域靈光出
現的時代」 ，以作品、檔案、音
像記錄及訪談，追溯台灣八十年
代藝文發展史的脈絡和文化轉
變，展覽也提到香港文化當年如
何影響台灣文化發展的情況。

除了台北市立美術館，台灣
歷史博物館、台北當代藝術館也
有很多精彩的展覽。到台灣看展
覽，基本上看一個星期也看不
完。除了展覽空間，表演藝術發
展也很蓬勃，各種形式、規模的
表演藝術場地都有。文化創意產
業園裏擁有不少Live House
（小型音樂表演場地），為表演
者提供與觀眾更多互動的機會。

畢竟血濃於水，中華文化一
直以來都是台灣文化的主軸。例

如桃園市有一間橫山書法藝術
館，展示台灣書法藝術成就，重
視書法、水墨的傳承，這些都是
台灣重要的文化旅遊資源。文化
旅遊要有深度，要多元化，不是
水過鴨背或走馬看花，才能夠令
旅客有興趣再次重遊故地。

在筆者看來，這些都是香港
發展文化旅遊值得參考的經驗。
文化和旅遊息息相關，可能有人
覺得旅遊會把文化水準拖下去，
但其實關鍵是如何去做。相信到
過東京、台北旅遊的人能感受
到，這兩座城市的文化氛圍濃
郁。台灣文化軟實力一直以來都
很強，誠品書店成為台灣的一個
文化品牌是其一，再如八十年代
滾石唱片，賴聲川的表演工作
坊、林懷民的雲門舞集等等，皆
在內地乃至全球華人社會中具有
深遠的影響力。

文化旅遊是一個深層次的議
題，需要深度認識和分析，並非
只着重 「數人頭」 ，而是需要質
量兼備，需要有 「質」 也要有
「量」 。台灣制訂《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法》之後，大量文創產業
園和文創空間興起。藝術家和創
意工作者有空間發展，才能夠創
作出好作品。培養大眾對文化藝
術的認識，為藝術市場打好基
礎。這正是文化政策的重要性，
換言之，政策要創造一個平台，
讓大眾可接觸到不同類型的藝
術，從而讓整個社會更多元化、
更具深度和思想性，也更富創
意。這樣的社會，自然會有吸引
力，吸引更多旅客到訪。

再談文化旅遊

踏 入 春
季，香港不少
地方鮮花綻
放，引來媒體
報道，圖文並
茂，甚至附上
交通資料，方
便市民前往。
我對於櫻花情

有所鍾，參考多篇文章後，選出
赤鱲角的櫻花園為目的地。

我約了一位少女同遊，由屯
門乘坐機場巴士出發，只消十分
鐘就到達。下車後沿着指示，步
行幾分鐘，就進入櫻花園。沿途
見到人們在海濱擺姿勢拍照，已
經猜想到遊人甚多。本來我以為
在星期四大清早前往，可以避開
人潮，靜心賞花，料想不到懷有
同樣心思的人為數不少。在沸騰
人氣中賞花，多人同樂，亦有其
佳妙之處。

跟隨其他人往前走，放眼一
看，我被枝椏寂寞的景況驚呆。
身處草坪外圍、最接近遊人的樹
木，枝上光禿禿。向有人停留的
樹走去，果然，樹上有櫻花倖
存，花開得也算茂盛，顏色淡
雅，粉嫩粉嫩的，青春可喜。花
朵彼此挨近，小女兒湊在一起談
心事似的。談到有趣的話題，笑
得抖顫起來，那就是花枝在風中
輕晃。有花的樹在禿樹之間顯得
特別珍貴，吸引人們抓住這少許

景色，積極拍照。我和少女也掏
出手機拍照，除了拍攝自己，還
特意拍下仍然盛開的櫻花。等候
的人多，我們隨便拍了幾張，趕
緊走開，把位置讓出。遊人似乎
有默契，都謹守秩序，拍照後立
即離開，不願阻礙別人。

有一些樹製造假象，幾尺之
外，分明看到滿枝粉紅，可是走
近一看，原來花朵已經枯萎。遲
暮美人，看它們的狀態，大概快
要落到地上，化作春泥。我和少
女繼續尋找開花的樹，還可以找
到幾棵。根據介紹，這兒種植了
八十多棵櫻花樹，可惜我們見到
開着花的不足十分之一。我當然
有點失望，只好自我安慰，總算
看到盛放的櫻花，慰情良勝無。
再說，物以罕為貴，漫山遍野的
櫻花海固然動人，遊人浸泡在花
潮中，一身花影，滿口讚嘆。不
過，尋尋覓覓才得以見面的櫻
花，更加突出。得來不易跟手到
拿來的情況比較，又是一番境
界。

我們逗留不足十五分鐘就離
開，少女看來有些許失落。其實
二月初我已經讀到有關櫻花開放
的文章，櫻花花期短暫，我應該
立即行動，才可以享受到櫻花盛
放的美景。行樂須及春，賞花應
及時，立下心意就出發。吸取教
訓，明年一定成功捕捉到滿園櫻
花的盛況。

賞花應及時

HK人與事
文秉懿

善冶若水
胡恩威

流動空間
方 元

市井萬象

 




















落馬洲緝毒犬落馬洲緝毒犬

在剛剛過去的情人節，參加某新書發布
會，恍若赴了一場非一般約會，無關飲食男
女，卻是風月無邊。事緣那是香江山水與古
典詩詞跨越時空的浪漫邂逅，那是學者行山
與文人雅詠讀書行路的完美結合，妙不可
言。

一切皆因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香江行
山雅詠》而起。可以說，這是一場心靈與好
書的約會。疫中三年，不免寄情於山水之
間。壯闊的海、連綿的山、蓊鬱的林、繽紛
的花……一直相遇在路上，也時常相逢在夢
中。遺憾的是，筆者未嘗有直抒胸臆的文學
修為與吟詠雅興，平白辜負了自然山水的饋
贈。直至遇見《香江行山雅詠》，方才發覺
原來早有張隆溪、張宏生與張健等知名教
授，以中國古典詩詞記錄香港風貌，建構香
港地景文學，在行山與雅詠之間建立鏈接，
抒發出行山客人人眼中皆有卻又個個口中皆
無的感悟和體驗，令人額手稱慶、拍案叫
絕。

追溯《香江行山雅詠》的緣起，原來已

是二十年前。當年香港深受沙士疫情影響，
時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教授相約同事
及家人結伴登山遊玩，自此形成周日行山慣
例。行山團規模日漸壯大，不乏訪問學者加
盟，在多元文化氛圍中，共度了許多休閒調
適與思想交流的好時光。十餘年間，行山團

活動亦更形豐富，以張隆溪教授和張宏生教
授為主力，從行山中途休息時間的古詩詞解
說與朗誦，到行山過後回味時段的古詩詞創
作與唱和，古典詩詞日益融入現代行山之
中，藉傳統形式表達當代生活，抒發現實感
受，諸山友在強身健體之餘，得以 「奇文共
欣賞」 ，感受傳統文化之美。

正如張信剛所言：《香江行山雅詠》的
特色即在於其創作的時代、地點與環境。在
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一個多種文化並存的
國際大都會，兩位文學教授每周與各方學者
登山同遊，交流思想，共話情愫，其寫就的
詩詞作品，自然反映出如此獨特的人、地、
時。

活動現場，與其說是新書發布會，毋寧
說是新書分享會。從行山組織最初發起人張
信剛的詼諧薦書，到行山路線早期策劃者鄭
培凱的談笑說書，從作者張隆溪、張宏生與
張健諸教授的編著心得，到新東方聯合創始
人王強的閱讀感言……在著名古琴家梁基永
《關山月》與《洞庭秋思》的悠揚琴聲中，

在知名畫家廖永雄淡妝濃抹總相宜的恣意水
墨中，在一眾嘉賓滿溢深情與激情的人文精
神中，風景與場景交疊，情感與情思交織，
樂韻、畫意與詩情交融，古代傳統與現代意
識、當代世界交互，不由得感慨天上人間，
今夕何夕。

作為本書出版重要幕後推手的王強，以
讀書人和藏書家的身份進行分享。他引用海
德格爾有關生存即 「去蔽」 過程的理論，直
指本書不只是單純的文人雅詠，更是一本指
南手冊、一個索引，指引大眾發現香港在日
常性背後的非日常性，發現香港作為金融中
心、貿易中心之外許多被遮蔽的層面，通向
香港不為人知的人文歷史，並且逐漸向生命
中屬於自己的那座山攀爬。

伴隨着復常的腳步，全球化得以重啟。
然而，縱使有再多的出行選擇，也不要忘記
去赴一場香江山水之約，不只因為那是四分
之三香港的所在，更是你我他曾經跋山涉水
的集體記憶，以及一路撥雲見日的自我求
索。

可
人
最
是
香
江
色

東言西就
沈 言

在筆者小時候，店舖養的貓狗實用
性都很強，比如養狗為了防賊，養貓防
鼠。可今天的貓狗寵物化了，已經不一
定需要那些能力，像筆者養過的一隻貓
就對蟑螂視若無睹，懶洋洋的一動也不
動。

說到 「實用」 ，海關的緝毒犬一定
數一數二，七歲的緝毒犬Diesel靈敏機
警，駐守落馬洲海關，牠的工作包括執
行緝毒、搜查爆炸品、大量現金、槍械
及煙草等，以防範恐怖活動，保護市民
生命和維護國家安全。

圖、文：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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